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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u Renhuai

刘人怀 　 应用力学专家 。 １９４０ 年 ７ 月
２０ 日出生 ，四川省成都市人 。 １９６３ 年毕业于兰
州大学 。暨南大学原校长 ，教授 、博士生导师 。
我国板壳结构理论与应用研究开拓者之一 。 与
他人共同创立求解非线性微分方程的修正迭代

法 ，系统性 、创造性地研究了波纹板壳 、夹层板
壳 、复合材料板壳 、网格扁壳 、单层板壳 、双金属
扁壳 ６ 类非线性力学问题 ，在精密仪器 、仪表等
工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。 提出的厚板壳弯曲理论
被用于高压 、超高压容器和铁路高桥墩试制设
计 。 同时 ，还开展了管理学理论与应用研究 。
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４ 项 。 发表中 、英
文论文 ２００ 篇 ，出版专著 ７ 部 。 １９９９ 年当选为
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院士 。 ２０００
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首批院士 。

一 、艰辛的童年生活
我于 １９４０ 年夏天出生在四川省新繁县（现

成都市新繁镇）一个经济窘迫的书香世家 。 童
年时代受到的家庭教育 ，为我打下了良好的知
识基础并让我受益终生 ；而当时国运的衰微和
家境的困窘 ，又使我的童年生活充满了艰辛和
困苦 。

我的始祖在清初“湖广填四川”时由湖北迁
到新繁县崇义桥务农 ，而新繁是四川“天府之
国”的中心地带“温 、郫 、崇 、新 、灌”之一 ，加之祖
上辛勤劳动 ，节俭持家 ，高祖时已开始富裕起

来 。 受“耕读传家久 、诗书继世长”传统思想影
响 ，高祖积极培养三个儿子读书 ，身为长子的曾
祖父 ２０ 多岁就中了举人 ，但天不假年 ，曾祖父
中举后不久去世 。 祖父刘良也极具读书天赋 ，
１２ 岁时考取为清末最后一代秀才 ，因成绩优秀
成为廪生 ，在 １８ 岁时被清政府派往日本振武学
校留学 。 留学期间 ，祖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
民主革命活动 ，加入了同盟会 ，１９０６ 年回到成
都后被时人称为“洋进士” 。 他痛恨清廷腐败 ，
舍弃富顺县知县职位而任成都高等工业专科学

堂和东文学堂教师 ，致力于启迪民智 ，并且担任
枟天民报枠编辑 ，大力宣传革命思想 。 由于忧劳
成疾 ，祖父 ３０ 多岁就赍志而没 ，当时身为长子
的父亲刘伯言只有 １２ 岁 ，家道开始中落 。 父亲
读书刻苦 ，在著名的成都石室中学毕业后 ，为了
养家糊口 ，谋得了小学老师的工作 ，后又成为中
学老师 。 受进步思想影响 ，父亲成为最早的国
民党左派 ，在抗日战争初期投笔从戎 。 外祖父
杨升之也是清末秀才 ，任私塾老师 。 母亲杨晴
岚读私塾三年 ，粗通文墨 ，持家勤俭 ，特别善良 。

我们兄弟姊妹七人 ，人多口阔 ，哥哥姐姐又
都在读书 ，花费甚巨 ，家中开支全靠父亲教书 、
母亲种田所得勉强维持 。 我在读初中以前 ，没
有穿过一件新衣服 ；家中经常靠泡菜送饭 ，生活
艰辛可想而知 。 刚解放时 ，我家是上无片瓦 ，下
无立锥之地 。 生活虽然清苦 ，幸运的是我出生
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，出生后看到的第一件东
西就是书 ，自小便爱读书 ；而且父母始终坚持这
样的信念 ：再穷也要读书 ；所以 ，我又较同龄人
受到了较好的文化教育 ， ３ 岁便开始发蒙 ，由
母亲教我背诵枟三字经枠等童蒙读物 。 哥哥姐姐
也经常教我读书 ，甚至我还跟着他们用汉语的
腔调读英语 ，以至于将“beautiful w oman”读成
“镔铁壶屙满” 。

向我传授知识的同时 ，父母一直教育我清
清白白做人 ，认认真真做事 ，要宽以待人 ，严于
律己 ，还经常向我讲述祖父从事同盟会的革命
活动 ，父亲到前线抗日的报国之举 ，鼓励我秉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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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代代的报国之志 、精忠报国 ；而躲避日寇“黑
寡妇”飞机轰炸的惨痛经历 ，乡亲父老为抗日胜
利做出的巨大牺牲 ，使我从小隐隐约约希望国
家富强 ，自己要为国家的强大积极努力 ；亲身经
历的国民政府通货膨胀 ，亲眼看到的一人为躲
避国民党抓壮丁而血淋淋地砍掉手上四指 ，让
我痛恨国民政府的腐败 ，热切地盼望新中国的
成立 ；而经常跟着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的三哥
颠前跑后 ，更使我朦胧地知道了神圣的革命事
业 ，知道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。 这段童年生活
之所以至今铭记不忘 ，不仅在于那段岁月的艰
辛难以想象 ，而且在于那段生活培养了我艰苦
朴素 、勤奋好学 、积极向上的秉性 ，更在于童年
的经历已经在幼小心灵里播撒下爱国主义种

子 ，并伴随着我人生历程的展开而扎根发芽 。
二 、坎坷的求学生涯
刚满 ４ 岁 ，我被送到女子小学 ——— 新繁县

第二小学读书 ，以便由大我 ７ 岁的三姐在学校
照看我 。半年后 ，我又转到四哥所在的新繁县
第一小学 ，重新从一年级学起 。 由于长期营养
不良 ，我的身体自小便非常羸弱 ，经常因病误
课 ，有一次病得医生已经放弃救治希望 ，导致六
年制的小学我用了八年才毕业 。所幸的是父母
为我提供了一个宽松开明的家庭成长环境 ，良
好的家庭教育使我常常考得年级第一名乃至全

县竞考第二名的好成绩 。 １９５２ 年 ，我成为新繁
县第一初级中学第 ２７级学生 ，学习成绩在班级
中依然是常居榜首 。 学校和老师也给了我很多
荣誉 ，当时温江专区的中小学生夏令营篝火晚
会 ，由我点火 ；上世纪 ５０ 年代初 ，我一直是四川
省慰问荣誉军人的代表团成员 、四川省少年儿
童代表 。可以说 ，我的中小学生活是丰富多彩
的 ，老师在为我打开一扇扇知识窗口的同时 ，又
用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我明白怎样学习 、怎样做
人 。 与同龄人相比 ，我更多地得到党和人民的
关怀 ，让我意识到要做一个对国家 、对社会有用
的人 。

我在初中二年级时成为学校少先队大队

长 ，后来更被学校确定为保送高中免试生 。 鉴
于我的突出表现 ，校团委在 １９５４ 年我的生日那
天发展我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，由于
我二哥是工程师 ，解放前在台湾工作 ，存在“海
外关系”问题 ，校团委就层层上报到了团省委 ，
最终未能获得批准 。在人生道路上 ，我因“海外
关系”第一次遇到了重大波折 。 真是福无双至 ，
祸不单行 ，１９５５ 年 ７ 月中考前两天 ，我又因“海
外关系”被取消保送资格 。 这对我来讲不啻于
当头一棒 ：必须通过入学考试才能继续学习 ，而
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根本无法系统复习 。 关键
时候 ，日常的勤奋和刻苦又使我将祸转福 ，我以
优异成绩考上了设在温江中学的四川省留学苏

联预备班 ，一入校便做了班级文体委员 ，毕业那
年又做了班长 。 中学阶段 ，我的爱好广泛 ，对文
理等各方面书籍均喜欢阅读 ，我对各种问题的
探究均喜欢问“为什么” 。 就拿代数做因式分解
题来讲 ，我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求解一个答案 ，而
是努力在几种解题方案中找出最佳方法 。 这种
寻找最佳途径的思路 ，更让我在后来的科研工
作中获益良多 。

虽然学习成绩一直不错 ，但是当年的入团
问题就像压在心中的一块巨石 ，始终无法移开 ，
于是我在 １９５５年下半年再次提出了入团申请 ，
结果不但没有获得批准 ，组织上更派人与我谈
话 ，说我“政审不合格” ，永远不能入团 。 听到这
个结论 ，我感觉简直是晴空霹雳 ，冷水浇头 ，一
时间感到苦闷不已 。 好在我不灰心 ，继续积极
努力 ，终于如愿以偿 ，在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加
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。毕业前夕 ，“政审
不合格”使我留学苏联的梦想成为泡影 。 我不
得不既要面临未做高考复习的困境 ，又要在报
考大学志愿时进行无奈的选择 ，绕开心仪已久
的热门专业 ，填报了数学等对政治要求不严的
专业 。 虽然我高考平均分几近 ９０分 ，但最有名
的大学因政审原因均未录取我 ，最后只满足了
我的高考第七志愿 ，被远在西北的兰州大学数
学系录取 。那年 ，兰州大学新生 ６００ 人 ，我是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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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成绩最高的学生 。
１９５８ 年 ９月 ３ 日 ，我从富饶的“天府之国”

成都平原来到荒凉的西北黄土高原 ，第一印象
就让我傻眼了 ：高年级同学帮我端来一盆稠乎
乎的黄河水 ，告诉我说沉淀两小时后就可以洗
脸了 。 到校后第三天 ，下乡参加大跳进中的“引
洮上山”工程 ，我被老师任命为副班长兼安全委
员 。 哪知到达工地的当晚 ，我就接受了一个不
大不小的考验 ：一位同学在半夜突发羊角风 ，身
为安全委员的我带了一只手电筒和一根棍子 ，
独自赶往 ２０ 里外去请医生 。 因为第一次走山
路 ，我在半路中一脚踩空 ，轱轱辘辘从黄土坡上
滚下来 ，所幸没有摔伤 。 到达一条小河边时 ，突
然看到对岸有两只狼 ，我的心马上提到了嗓子
眼 。 对峙了一段时间后 ，那两只狼终于转身离
开 ，我这才趟水过河 ，完成了请医生的任务 。 那
时的劳动量很大 ，劳动时间很长 ，半个多月的高
强度劳动经历 ，使我经受了大学的第一次洗礼 。

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 ，我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
请 ，１９５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就被批准入党 ，这个光荣
的日子我终生牢记不忘 。

１９５８ 年 ，国家开始在兰州建设中国第一个
科学城 ，兰州大学作为重点大学自然要发挥重
要作用 。因为成绩优良 ，一年级时又被评为全
校几位“红专旗手”之一 ，使我有幸参加了“５８１
工程” ，即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——— “东方
红”卫星的研制工作 ，并担任一个由 ３ 人组成的
试制小组组长 。 由于大家共同努力 ，积极探索 ，
我们当时已经能把纸做的火箭升到几千米高

空 。 考虑到我不是航空航天专业出身 ，学校准
备把我送到专门研究航天的西北工业大学进

修 ，于是就把我的档案送往西北工业大学审查 。
在那个“政治挂帅”的年代 ，结果可想而知 ，“海
外关系”不但使我进修无望 ，而且无法继续参加
“东方红”卫星的研制工作 。 但是 ，这段科研经
历却培养了我的研究兴趣 ，拓宽了业务视野 ，锻
炼了我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。

人生虽无宿命 ，事情却有凑巧 。 就在“东方

红”卫星研制资格被取消后 ，学校又给了我新的
机会 。 １９５９ 年 ２月 ，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兼第
一副校长江隆基开始担任兰州大学校长 ，著名
科学家钱伟长教授的得意门生叶开源老师也一

起来到了兰州大学 ，开始创建力学专业 ，我在
１９６０ 年 ９ 月成了兰州大学固体力学专业的第
一班学生 。 叶老师带我做的毕业论文题目是
“圆底扁薄球壳的非线性稳定问题” 。 通过查阅
资料 ，我才知道用非线性方法来研究壳体稳定
性问题 ，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师从世界杰出科
学家冯 · 卡门于 １９３９ 年发表的划时代论文 ，自
那以后 ，国际力学界就在非线性力学领域进行
着长途跋涉 ，但始终未能找到十分令人满意的
解法 ，这是一个国际水平的艰深难题 。 在叶老
师的带领下 ，我在大学阶段已经触及力学研究
前沿 ，“穴壁而窥 ，见不盈尺 ；我登泰山 ，洞视八
极” 。我发自内心地感谢叶老师将我带入科学
研究前沿领域 ，可以说 ，我从大学毕业时就奠定
了一生科学研究的基础 。

三 、奇妙的符号世界
在兰州大学学习期间 ，我已经对科研产生

了浓厚的兴趣 ，对于很多人来说晦涩艰深的数
学符号 ，在我看来就像一排排跳动的音符在奏
响动人心魄的乐章 ，我也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
中一直感到身心愉悦 。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 ，按照组织
的安排 ，我留校做了助教 。

当时 ，工作非常繁重 ，一边跟着叶老师编写
讲义 、辅导学生 、批改学生作业 ，一边兼管班主
任事务 ，一边还要带学生实习 、下乡劳动 ，经常
是忙得没有星期天 。 留校工作的第一年 ，我就
把我的毕业论文分成 ３ 个题目 ，指导 １９５９ 级的
６ 名学生撰写毕业论文 ，同时自己又单独做了
一个开孔扁球壳的稳定性研究 。 我指导并与学
生一起完成的 ２ 篇论文枟在对称线布载荷作用
下的圆底扁薄球壳的非线性稳定问题枠和枟圆底
扁薄球壳在边缘力矩作用下的非线性稳定问

题枠发表在中国权威学术期刊枟科学通报枠１９６５
年第 ２ 期上 。 我自己独立完成的枟在内边缘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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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力矩作用下中心开孔圆底扁球壳的非线性稳

定问题枠发表在枟科学通报枠１９６５ 年第 ３ 期 ，而
这是国际上首次研究难度更大的开顶扁球壳的

非线性稳定问题 ，当时我只有 ２４岁 。 在这 ３ 篇
论文中 ，我与叶开源老师一起 ，创立了修正迭代
法 ，这种方法使非线性微分方程的求解变得更
加简捷 ，结果也更加精确 。修正迭代法的创立 ，
不但让我在科学探索的曲折道路中踏出了一条

光滑小径 ，更让我在今后的科研工作中成功地
解决了一系列板壳非线性理论中的难题 。

此时 ，我一直想拓展自己的研究范围 ，便在
１９６４年夏天到社会上调研以寻找新的科研题
目 。 恰巧有一天 ，我来到兰州万里机电厂 ，得知
他们正在仿制研究美国 P２V 低空侦察飞机的
测高计 ，其核心元件是一个锯齿形的波纹圆板 。
由于没有理论支持 ，如何设计出这样一个波纹
圆板 ，工厂技术人员束手无策 。 直觉告诉我 ，这
个科研项目不仅是国家重大国防需要 ，更属世
界科技前沿课题 ，应该非常值得做 。 我马上回
到学校向教研室支部书记汇报 ，结果受到“不务
正业”的批评 ，拿不到介绍信 ，当然无法以学校
名义从事波纹圆板研究了 。 但是 ，我对这个科
研题目一见钟情 ，无法释怀 ，就独自做起了波纹
圆板研究 。 经过查阅资料 ，我发现世界第一个
研究波纹圆板的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巴诺夫 ，他
的学生也做了些后续研究 ，但只研究了最简单
的波纹圆板 ，而且和实验值差别很大 ，远不能满
足精密仪器设计的要求 ；日本 、美国也有少数人
进行此类研究 ，科研成果极少 。 中国是世界上
第四个进行波纹圆板研究的国家 ，我在不经意
间成了中国第一个发表波纹圆板学术论文的

学者 。
当时 ，“文化大革命”虽然尚未开始 ，但已是

山雨欲来风满楼 ，我的研究工作也是时断时续 。
１９６５年 ９ 月 ，我被安排到甘肃省定西县葛家岔
公社葛家岔大队岘口梁生产队参加农村社会主

义教育运动 ，做了大队领导小组成员并兼作一
个生产队的工作组组长 ，波纹圆板研究只好暂

停一段时间 。 在岘口梁生产队的一段生活 ，我
第一次对中国农民的艰苦生活感到切肤之痛 ，
到现在为止我都没见过那么艰苦的地方 。 当地
的自然条件非常恶劣 ，一年降水不足 １００毫米 ，
极目所见视野内没有一棵树木 ，庄稼也是种一
粒收两粒 ；人畜饮水全部是寻找小水坑里长满
青苔的自然降水 ，那味道和黄连水没什么两样 。
由于地方荒凉 ，狼群很多 ，家家养狗 ，为防狗防
狼 ，我在半年时间就打断了十多根打狗的柳条
棍 。 不过艰苦的环境能使人坚强 ，生活的磨炼
能使人成熟 ，自那以后 ，我到哪里都再也没有感
觉到生活的艰苦 ；我也知道了我们的现代化进
程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。

四 、苦难的“牛棚”科研
“文化大革命”１０ 年期间 ，我过着很糟的

“牛棚”改造 、身患重病等生活 ，虽然是个人命运
多舛 ，但科研机遇却经常光顾 ，使我在那动荡的
年代里有一定时间从事挚爱的科研事业 ，在万
马齐喑时能够取得一些科技成果 ，这使我至今
都感到欣慰不已 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 ，我因有“海外关系” ，
并且和江隆基校长 、钱伟长先生 、叶开沅老师
“划不清界限” ，在一夜之间由“红专旗手”变成
了“牛鬼蛇神” ，戴着“反革命修正主义苗子”的
帽子 ，被关入“牛棚”接受批斗 。 在那期间 ，繁重
的上山砍柴 、挑水 、做煤饼 、打土坯等体力劳动 ，
使瘦弱的我在身体和精神方面受到双重折磨 ；
而一同在“牛棚”的学生政治辅导员连廷贵同志
给予我诸多无私帮助 ，使我在患难期间真切感
觉到同志间的深情厚谊 。 １９６６ 年 ７ 月我的生
日那天晚上 ，连廷贵同志偷偷约我出去谈心 ，不
料“造反派”发现我们没在住处 ，认为我们不是
订立“攻守同盟”也是“沆瀣一气” ，１０ 多个“造
反派”就拿着棍棒来抓我们 。 情急之中 ，他挺身
而出引开了“造反派” ，让“造反派”五花大绑地
押回去了 ，给我留下一个恰如电影中的高大英
雄形象 。

即使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 ，我对于波纹圆
·１３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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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仍然是 “心中藏之 ，何日忘之” 。 １９６６ 年 ８
月 ，红卫兵开始“造反闹革命” ，暂时无暇顾及
“牛鬼蛇神” ，我就回到了学校 ，开始在“地下”从
事波纹圆板研究 。出生中医世家的诸凤鸣女士
在 １９６７ 年初和我结婚后 ，全力支持我的科研工
作 ，承担起为我“地下”科研进行“站岗放哨”的
任务 ，看到有人来 ，我便马上收起科研资料转而
浏览准备好的政治刊物 。 在当时情况下 ，我能
使用的计算工具只有最原始的算盘加上手头的

一本对数表书 ，又要进行至少四位数以上的计
算 ，稍一出错 ，便要推倒重来 ，计算量非常大 ；而
且当时家中很穷 ，计算所用的几麻袋纸张都是
一笔较大开支 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 ，刻苦的追求
和勤奋的探索 ，使我长期的努力取得了美好结
果 ，１９６８ 年夏天 ，我终于艰辛地完成了得意之
作枟波纹圆板的特征关系式枠 。 但是 ，中国当时
的学术刊物全部停刊 ，这篇论文无法发表 ，而这
一放就是 １０年 。

后来 ，我又到几个地方进行劳动再教育 。
先是下放到甘肃省泾川县黑河公社马槽生产队

插队落户 ，接着又来到兰州黄河汽车修配厂接
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。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 ，我又在动乱
的时代遇到了难得的科研机遇 。

当时中国石油化工机械的第一大厂 ——— 兰
州石油化工机器厂仿照世界领先水平的美国设

备在中国第一次试制了 ６台生产航空煤油的铂
重整装置 ，装置长 １０ ．７２９米 、直径１畅 ９１０米 。 由
于设计不当 ，其中椭球封头开孔厚壁接管根部
强度不够 ，导致产品水压试验压力只能达到 ６０
个大气压 ，而设计压力是 ８０ 个大气压 ，这个问
题如果不能解决 ，花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研制
的设备将全部成为废品 。时任该厂二分厂技术
科长的贾志杰同志（后任过湖北省委书记）到兰
州大学寻求技术帮助 ，校军宣队就派我前往该
厂工作 。当时图书馆全部关门 ，无从查阅资料 ，
我学的又是力学专业 ，压力容器更是从未接触
过 ，世界上当时又没有可用的厚壳理论 ，工作起
来困难重重 。 经过 ３ 个月的艰苦探索 ，我终于

建立了一个实用的厚壁圆柱壳弯曲理论 ，给出
了椭球封头开孔厚壁接管根部的应力计算公

式 ，提出了在边缘焊接 ３２ 毫米厚度补强板的补
救措施 ，仅少许花费 ，便复活了 ６ 台产品 。

１９７０ 年 ，该厂仿照荷兰生产的世界王牌设
备试制中国第一台大型尿素合成塔 ，塔长
２８ ．２９５米 、直径１ ．５９４米 ，设计压力是 ２２０ 个大
气压 。 由于底部球形封头焊接处工艺达不到要
求 ，导致试制受阻 。 我又建立了一个实用的厚
球壳弯曲理论 ，给出了设计公式进行改进 ，使试
制得以成功 。 同年 ，该厂又试制我国第一台大
型换热分离氨组合设备 ，塔长 ２８ ．４６７ 米 。 若按
照西德专利标准设计 ，其中水冷却器管板厚达
２３０毫米 ，而我国当时没有一家工厂具备此管
板的生产能力 ；国际上又没有厚管板理论 ，若按
照乌班诺夫斯基的薄管板公式进行计算 ，则结
果偏于保守 ，更无法试制 。 经过一段苦苦思索
后 ，我在国际上第一次建立了高压固定式热交
换器厚管板理论 ，给出了设计公式 ，又使产品试
制成功 。

接着 ，该厂又研制我国最高压力容器 ———
高压聚乙烯反应器 ，筒长 ３畅 ５ 米 ，设计压力
２ ２００个大气压 ，遇到的困难是如何解决厚壁筒
体开孔（矱５１ 毫米）应力集中问题 。 世界上没有
这种理论 ，使科技攻关工作极为棘手 。 我虽然
是白天黑夜不停地思考这个问题 ，也使用多种
方法进行探索 ，却整整一个多月没有理出一点
解决头绪 ，焦虑使得眼睛红肿发炎 ，以至于到医
院进行手术治疗 。 也许是苦心感动了上苍 ，得
到了冥冥神助 ，我在一天似睡非睡地思考厚壁
筒体开孔时 ，突然想到解决办法 ，采用复变函数
方法 ，给出了问题的解析解 ，为反应器研制提供
了可靠数据 。

上述产品的试制成功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

影响 ，枟人民日报枠和枟甘肃通讯枠分别做了相关
报道 ，不过在集体主义高于一切 、强调工人阶级
作用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 ，报道中提到我的只
是一句话 ：“一个大学数学系的同志帮助计算了
·２３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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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 ，找到科学根据 。”学校军宣队对我的表现
非常满意 ，破天荒地决定为我出一期科技专刊 ，
这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是非常罕见的 。 我首先
选取了上面科技攻关的 ３ 篇文章 ，连同我一直
牵挂的在 １９６８ 年就完成的枟波纹圆板的特征关
系式枠共 ４ 篇文章交给了军宣队 。 枟科技专刊枠
印出来了 ，但后一篇文章却因“造反派”的刁难
未能刊登 。

在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所做的科技攻关工

作 ，使我能够继续从事钟爱的科学研究 ，令我内
心感到非常充实 。但是 ，由于长期劳累 ，身体透
支 ，我的健康状况是每况愈下 。 １９７１ 年 ２ 月开
始发烧 ，在发烧 ３９度的情况下仍然被要求到沙
漠中的校一条山农场劳动 。 勉强支撑 ３ 个月
后 ，我的身体几乎垮掉了 ：全身浮肿 ；腹部剧痛 ，
需要依靠杜冷丁进行止痛 ；身高 １ ．７８ 米的我瘦
到只有 ４０ 公斤 ，床上铺了 ６ 层棉褥仍感觉硌得
骨头疼痛 ；最后在甘肃省人民医院误诊为所谓
“癌症” 。在同年 ９ 月进行手术时 ，我先是和医
务人员一块诵读毛主席语录 ：“下定决心 ，不怕
牺牲 ，排除万难 ，去争取胜利” ，然后才开始进行
手术 。 整个手术过程持续近 ８ 个小时 ，在切掉
６０ 多厘米的升结肠后 ，又发生了错误切断输尿
管的医疗事故 。

在妻子和系里同事们的精心护理下 ，我的
身体慢慢地康复了 。 此后 ，我又在兰州石油化
工机器厂进行了两项创新性的科技攻关工作 ，
其一是该厂试制我国直径最大的加氢反应器 ，
长 ２６ 米 ，直径 ２ ．１米 ，工作压力 ２２０ 个大气压 ，
这一反应器采用了 ２ 项新技术 ：封头开大孔（直
径 ８００ 毫米）和筒体采用双层热套箍制造 ，这两
项技术都没有现成理论可供使用 。 我又创立了
适用的双层厚壁圆柱壳弯曲理论 ，与以前提出
的厚壁球壳理论一起 ，为加氢反应器设计提供
了可靠的公式和数据 ，使试制成功 。 其二是一
机部与燃化部共同筹建我国最大炼油厂 ——— 洛
阳炼油厂 ，其中的减压塔高 ３４ 米 ，直径 １０ 米 ，
厚 ２畅 ６ 米 ，操作重量 ４８０ 吨 ，拟将裙座支承于该

塔下端 矱６畅 ４ 米处 。 如此大型的塔器 ，在负压操
作情况下 ，这种支承方式引起的应力相当复杂 ，
而当时的设计规范和通常的工程方法已不适于

该塔的强度和稳定设计 ，我又应用组合壳体理
论给出了减压塔的应力公式 ，对减压塔锥段的
稳定性给出了设计数据 ，使设计制造获得成功 。

１９７２年 ，部分科技刊物开始复刊 ，“文化大
革命”前的枟力学学报枠 、枟数学学报枠分别改成了
“革命化”的枟力学枠 、枟数学的实践和认识枠 。 两
个学报的编辑部都到兰州大学征稿 ，而那时潜
心进行学术研究的教师是凤毛麟角 ，学校工宣
队只好要我投稿 。 我想这次是专门征集学术文
章 ，我的波纹圆板研究成果应该可以发表吧 ，于
是把枟波纹圆板的特征关系式枠文章投向了枟力
学枠 ，把枟高压固定式热交换器管板的应力计
算 ——— 复变元圆柱函数的应用枠文章投向了枟数
学的实践与认识枠 。 第二篇文章很快就刊登在
１９７３ 年第 １ 期创刊号枟数学的实践与认识枠上 ，
枟波纹圆板的特征关系式枠一文尽管接到编辑部
通知 ，安排在 １９７３ 年创刊号上发表 ，但是实际
上却未能面世 。 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 ，我
才从系工宣队队长口中得知 ：由于系内“造反
派”头头的压制 ，当年多次不给杂志编辑部出具
我的政治身份证明 ，使得该文没能发表 。 １９７８
年 ３ 月 ，这篇文章才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复刊
后的枟力学学报枠第一期刊登出来 ，拿到这期枟力
学学报枠时 ，我真是喜极而泣 。这篇多灾多难的
文章起始于 １９６４ 年 ，完成于 １９６８ 年 ，面世于
１９７８ 年 。 即使是晚了 ，这仍然是我国首次进行
的波纹圆板研究 ，获得了既精确又简单的优于
苏联著名科学家巴诺夫 、费奥多谢夫和安德列
耶娃结果的非线性特征关系式 ，改变了我国精
密仪器仪表波纹膜片设计的落后状态 ，被科学
界认为达到了国际水平 。

五 、宽广的人生道路
由于多年的刻苦钻研和辛勤努力 ，我在板

壳力学研究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成果 ；而且多年
的人生磨炼也使我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的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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悟 ，更将“忍耐是成功的秘诀”作为自己的座右
铭 。 所以较以前相比 ，我在改革开放后的人生
道路似乎比较顺利 ，由起伏的正弦曲线变成了
单调的上升曲线 。

１９７８ 年 ３月 ，我调到由郭沫若任校长的中
国科技大学 ，在由钱学森任系主任的近代力学
系飞行器结构力学专业任助教 ，到校后一年时
间里发生的两件事便传遍了中国科技大学 。 第
一件事是我在教学方面的表现 。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 ，
一位数学系副教授在讲授“数物方程”时被学生
轰下讲台 ，系里找不到接替教师 ，便要求我去讲
授该门课程 。 考虑到这是数学专业课程 ，副教
授都被学生赶下讲台 ，我才是助教 ，又不是专业
数学老师 ，于是我平生第一次拒绝了组织安排 。
随之而来的便是领导们轮流找我谈话 ，连续“轰
炸”了两天 ，我只好硬着头皮接下这项工作 。 经
过半天时间准备 ，我的第一堂课赢得了学生和
听课领导的满堂掌声 。 随后 ，枟中国科学院简
报枠对此事进行了通报表扬 。

第二件事是我在科研方面的成绩 。 １９７８
年 １２ 月 ，第五届全国仪器仪表弹性元件学术会
议在上海召开 ，已经 １０ 多年未开学术会议了 。
与会代表二三百人 ，会议特邀我做第一个学术
报告 。 在宣读两篇论文枟波纹圆板的特征关系
式枠和枟具有光滑中心的波纹圆板的特征关系
式枠后 ，会议评价我的论文“达到了国际水平” 。
枟文汇报枠马上报道 ，接着枟中国科学院简报枠专
门报道了我的事迹 ，方毅副总理给予“应予表
彰”的批示 ，这又一次成为中国科技大学的
新闻 。

１９８１ 年 ２月底 ，我凭借多年的科研业绩脱
颖而出 ，成为首次由西德方面挑选的中国科技
大学第一名洪堡学者 、中国 ８ 名洪堡学者之一 ，
在鲁尔大学结构工程研究所 、世界著名力学家
Zerna教授的研究室任客座教授 。 从那时起 ，
我的科研视野开始投向国际力学界 ，科研论文
开始在一些国际权威学报上发表 。 到达鲁尔大
学后的第二个月 ，我就撰写了我的第一篇英文

论文“Non‐Linear thermal stability of bimetal‐
lic shallow shells of revolution” ，并发表在国际
非线性力学顶级学术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‐
nal o f Non‐L inear Mechanics１９８３ 年第 ５ 期 。
在这篇论文中 ，我建立了在均匀温度作用下双
层金属旋转扁壳的大挠度弯曲理论 ，在国际上
首次得到双层金属截头扁锥壳的热稳定解析

解 。 该杂志主编 、美国科学院院士 Nash 教授
给予了评价 ：“开创了壳体稳定性分析的新领
域 。 … … 使用了一种优美的数学方法 ，解决了
固体力学中一个复杂的问题 。 这项工作是原创
性的 ，完全值得在任何一个好学报上发表 。”至
今 ，我在该杂志上已发表了 １０ 篇文章 。国际著
名固体力学家 、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钢结构研究
所所长 Panagiotopoulos教授对我的板壳非线性
力学研究工作也作了评价 ：“这些工作能够体现
当代国际板壳理论领域里科学工作现状的最高

水平 。”我的另一篇论文 “ Large deflection of
corrugated circular plate with plane boundary
region”发表在国际固体力学权威学术刊物 Solid
Mechanics A rchives上 ，在 １９８６ 年被该刊评为创
刊 １０年来发表的 １２篇最优秀论文之一 ，忝列第
５位 ，而这是唯一的中国学者的论文 。

在研究过程中 ，我不断扩展研究领域 ，分类
研究了波纹板壳 、单层板壳 、双层金属旋转扁
壳 、网格扁壳 、夹层板壳 、复合材料层合板壳 ６
类板壳的非线性弯曲 、稳定和振动问题 。

从 ８０ 年代开始 ，由于工作的需要 ，我还进
行经济管理理论与应用的研究工作 ，为上海浦
东新区高新技术发展 、崇明岛发展战略和广东
省信息化分析等研究工作做了贡献 。

１９８６ 年 ，我走上大学领导岗位 ，担任上海
工业大学副校长 ，成为钱伟长校长的助手 。 由
于师承关系 ，我在 １９６３ 年就拜访过钱伟长先
生 ，对先生的高尚品格和渊博学识深为敬仰 ，而
先生那创新进取的科研精神 、严谨认真的工作
态度和先进合理的办学理念 ，更使我受益良多 。
１９９１ 年我开始任暨南大学副校长 ，１９９５ 年底任
·４３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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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长（２００６年 １ 月卸任） ，根据学校“面向海外 、
面向港澳台”的特殊办学方针 ，我提出了“侨校
＋ 名校”的发展战略和“严 、法 、实”的办学原则
（即“从严治校 、从严治教 、从严治学” ，“依法治
校”和“实事求是”） ，在教学 、科研 、招生 、人事 、
组织 、财务 、后勤等多方面采取了许多在全国高
校尚属首次的改革措施 ，使暨南大学成功地实
现了跨越式发展 ，由一般的高校成为一所名校 ，
为国内外培养了许多人才 。 担任学校领导的行
政事务非常繁忙 ，分配给科研的时间相对少了
很多 ，我仍然没有间断为之奋斗终生的科研事
业 ，看着一道道难题被攻克 ，看着一批批人才在
成长 ，我从内心深处感到轻松和快乐 。

时至今日 ，我先后承担了 ３０ 多项科研课

题 ，出版学术著作 ７ 本 ，发表学术论文 ２００ 余
篇 ，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１００ 余人 ，还参加了
一些重要工程的设计计算工作 。 多年的忍耐和
勤奋使我在科学研究 、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方
面做出了一点菲薄成绩 ，并且得到了国家和社
会的认可和鼓励 。 “何意百炼钢 ，化作绕指柔 。”
每每念及国家和人民给予的荣誉和奖励 ，年逾
花甲的我对于科学研究未尝敢一日懈怠 ，“仰之
弥高 ，钻之弥坚” ，我深刻感觉到科学研究的漫
长探索之路 。 特别是 １９９９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
院院士后 ，如何为国家 、为民族做出更大价值的
贡献 ，便成为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，也成为我今后
日子里的首要任务 ，让我为之魂牵梦绕 ，为之殚
精竭虑 ，为之奋斗不已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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